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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词 的 书 册 传 播

谭 新 红

[摘　要] 图书是宋词传播的重要媒介 ,对宋词的即时传播特别是流传后世发挥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别集 、选本和词话是传播宋词的主要图书媒介。它们的传播方式不同 ,传播功能和

传播效果也不同 。别集传播宋词的数量最多 ,选本保存宋词精品及作者人数最多 ,词话则宣传

宋词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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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是宋词传播的重要媒介 ,对宋词的即时传播和流传后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圭璋先生《全

宋词》汇辑有宋一代词作 ,即从词丛编 、词别集等 14类图书中搜辑而来 ,今统计如表 1。
表 1　宋代词作分类表

词丛编 词别集 词选 词话 词谱 史部 子部
话本

小说
类书 释道

诗文

别集

文人

总集
诗文评 曲类

作品 10981 2178 1857 27 1 172 354 11 756 342 2068 584 102

作者 141 48 675 38 1 128 295 7 392 24 121 220 87

无名氏词 50 7 465 3 2 135 79 398 12 237 3

断句 20 22 155 66 34 2 253 1 14 3

　　说明:1.表 1 中的图书分类法系据《全宋词》(中华书局 1999 年版)中“引用书目”的分类而来。这 14 类不全是宋代

书籍 ,本表只以类而不以朝代统计。 2.表中“作品”一栏指《全宋词》中有名氏的词作数量 ,“作者”一栏指《全宋词》中

有名可查的作者数。

由表 1可知 , 《全宋词》所收近两万首词主要来源于词丛编(10981首)、词别集(2178首)、诗文别集

(2068首)类图书 ,词丛编 、诗文别集可视为一种特殊的词别集 ,都可归入词别集类 。《全宋词》从这三类

图书中共搜集了 15227首作品 ,占总数的 76%以上 ,可见别集在存词方面居功至伟。词选是另一种重

要的传播媒介。从表 1可知 ,词选是保存作者人数最多的图书 , 《全宋词》共录入词人 1330余家 ,词选占

675人 ,其比例在 50%以上。再从保存作品数量来看 ,词选共存词 2322首 ,占总数的 11%以上 ,且多为

经过选择的质量高乘之作 ,可见词选在宋词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在这十四类图书中 ,词话存人存词都不

多 ,但却是传播宋词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图书。无论是纪事还是议论 ,词话都是宣传词人词作最直接 、最

有效的媒介。本文即从别集 、词选 、词话这三个角度讨论宋词的书册传播。

一 、别　集

别集指汇录一个人的同类著作而成的书 。词有别集大概始于五代 ,王国维《读〈花间集〉记》对此曾

有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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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人词有专集者:《南唐二主词》 、《阳春集》 ,均宋人所编。飞卿《金奁词》则系赝本 。

《金荃词》一卷 ,顾嗣立《温飞卿诗集跋》谓有宋本 ,未知可信否 。和凝《红叶稿》之名 ,则系竹垞

杜撰 。凝《红药编》五卷 ,见于宋志者 ,乃制诰之文(焦竑《国史经籍志》列之制诰类。其书竑时

已亡 ,殆由其名定之是也),非词集 ,亦非《红叶稿》也。唯珣《琼瑶集》见于宋人所记。当为词人

专集之始矣 。

认为词专集始于前蜀词人李珣的《琼瑶集》 。然终唐一世 ,个人词集并不多见 ,词多依诗集 、选集传存。

“词莫盛于南北宋 ,人各一集 ,集有专名。”[ 1](卷一)“人各一集 ,集有专名”的说法不免夸张 ,但到了

宋代 ,随着创作的繁荣和印刷术的发展 ,以及歌筳时演唱和闲暇时阅读的迫切需要 ,词集的编纂刊行确

实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及脱脱《宋史·艺文志》等书目文献

中所载词集书目即可略窥大概 。由于深受人们的喜爱和社会的欢迎 ,许多名家的词在宋代还被多次版

行。王兆鹏先生在《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一书中对两宋时期曾经辑录 、传钞传刻过的宋词别集作过

全面的勾稽整理 ,据此可以统计出宋词别集的版本情况 ,其中排在前十位的是:苏轼 20种 、周邦彦 14

种 、柳永 10种 、欧阳修 9种 、黄庭坚 9种 、辛弃疾 8种 、秦观 7种 、贺铸 6种 、李清照 5种 、晏几道 5种。

苏轼词在宋代有 20种版本 ,这在古代出版界堪称奇迹 ,也可以看出苏轼等名家词在宋代受欢迎的程度。

宋词别集的编辑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由作者自己编定 ,如晏几道《小山词自序》云《乐府补亡》是作者

“七月己巳 ,为高平公缀辑成编” ;贺铸《东山乐府》是贺铸“自裒其平生所为歌词”[ 2](卷八)而成;因作词

“晚而悔之”的陆游 ,也“念旧作终不可掩”
[ 3]
(第 80 页),将自己的词编入《渭南文集》。自辑其词 ,自然质

量上乘 ,易于流传 ,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八“集部总叙”即云:“夫自编则多所爱惜 ,刊版则易于流传。”

二是由子孙编定 。“余惟子孙之欲不朽其先人者 ,其情无所不至。至于文字之可以公之于世者 ,即

残编断简 ,而不忍其没焉 ,必思所以流传于不朽。故古之作者 , 赖有贤子孙为之表彰 ,不致泯灭而无

闻。”
[ 4]
(第 30 页)为了使祖上的作品能够流传久远 ,发扬他们的潜德幽光 ,孝子贤孙多热衷于编纂先辈的

作品 。宋代有许多人就曾为自己的长辈编词集 ,如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记载 ,以“晓风残月柳三变 ,滴

粉搓酥左与言”而闻名的天台名士左与言 ,其孙左文本就“编次遗词若干首 ,名曰《筠翁长短句》” ;王灼

《碧鸡漫志》卷二 ,记载宋徽宗政和年间 ,词人曹祖的词脍炙人口 ,其子曹勋“尝以家集刻板” 。

三是出自门人之手 ,如辛弃疾词由门人范开编定 ,范开《稼轩词序》云:“因暇日裒集冥搜 ,才逾百首 ,

皆亲得于公者。以近时流布于海内者率多赝本 ,吾为此惧 ,故不敢独 ,将以祛传者之惑焉。”师生之间

不仅情谊深厚 ,学术的传承关系也使互相比较了解 ,编成的集子自然真实可信。

别集虽说乃汇录而成 ,但有时也经过了编者的选择删汰 。因为即使是第一流的文人 ,所作也难免良

莠杂陈 ,何者该入集 、何者不当传 ,就看编集者的胆识与眼光了 。流传至今的别集 ,有的几乎是篇篇可

传 ,有的则很芜杂 ,就与编者的雠定有很大关系。叶适在《播芳集序》中说:“夫作文之难 ,固本于人才之

不能纯美 ,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决择 ,兼收备载 ,所以致议者之纷纷也。”

宋人不仅给词编集 ,还给词作注。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卷四云:“区区小词 ,读书不博者尚不得其

旨。”词起源于民间 ,然自文人染指以后 ,由俗趋雅 。在这一演变过程中 ,人们填词不再以浅俗为尚 ,而是

指事用典 ,追求字字有来历 ,且寄意遥深 ,让人难测其中旨意 。词由明白晓畅的口头文学逐渐演变成雅

洁难懂的案头文学 ,人们在阅读演唱时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给词作注成为时代的需要 。

给词集作注大概始于北宋中叶 。曾季狸《艇斋诗话》谓“章质夫家子弟有注少游词者” ,章质夫与苏

轼为同时代人 ,曾与苏轼同官京师 ,因《水龙吟 ·咏杨花》词被苏轼步和而闻名词史。为秦观词作注的章

质夫“子弟”应该比苏轼略晚而与秦观同时 ,这个注本是宋代文献中提到的最早的词集注本。

到了南宋 ,人们纷纷给北宋一些名家的词作注 。宋高宗绍兴初年 ,傅干作《注坡词》十二卷 ,书前有

傅共序 ,称苏轼词“闺窗孺弱 ,亦知爱玩 。然其寄意幽渺 ,指事深远 。片词只字 ,皆有根柢。是以世之玩

者 ,未易识其佳处” ,因此傅干为之作注 。其后顾禧又作《补注东坡长短句》 ,此书已无传本 ,陈鹄《西塘集

耆旧续闻》卷二引用其中两则 ,可以略窥“补注”一书的大致风格 。金人孙镇也曾作《注东坡乐府》 ,黄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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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千顷堂书目》卷三二载:“孙镇《注东坡乐府》 。”可知在宋金时苏轼的词至少有三种注本 。

沈义父《乐府指迷》云周邦彦词“下字运意 ,皆有法度 ,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来” ,因此在宋代也有不

少注本。《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著录曹杓《注清真词》二卷 ,张炎《词源》卷下载杨缵《圈法美成词》也可

视为一种特殊的注本 。毛晋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片玉词跋》云:“宋刻《片玉集》二卷 ,计调百八十

有奇 ,晋阳强焕为叙 。余见评注庞杂 ,一一削去 ,厘其讹谬 。”毛晋所见此宋刻本亦为一评注本。嘉定四

年(1211)陈元龙刻有《详注周美成词片玉集》十卷 ,有刘肃序云:

章江陈少章家世以学问文章为庐陵望族 ,涵泳经籍之暇 ,阅其词 ,病旧注之简略 ,遂详而疏

之 ,俾歌之者究其事 、达其辞 ,则美成之美益彰 ,犹获昆山之片珍 ,琢其质而彰其文 ,岂不快夫人

之心目也。

陈注本是因旧注简略而“详而疏之”的集注本 。沈义父《乐府指迷》曾云:“学者看词 ,当以周词集解为

冠。”所云“周词集解”或许就是陈注本。因此 ,周邦彦词在宋代至少有四种注本 ,且其中不乏善品。

此外 ,叶梦得 、陈与义等人的词在宋代也被人注释过 。《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著录“《注琴趣外篇》

三卷 ,江阴曹鸿注叶石林词。”胡穉《增广笺注简斋诗集》30卷末附《无住词》一卷 ,亦有胡氏笺注 ,此书今

有《四部丛刊》本 。

注本能引导接受者更好地理解作品 ,从而有利于词的普及与传播 。此外 ,名人名作更能引起注释者

的兴趣 ,而注又能进一步扩大词人词作的影响 。好的注本与文学经典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

别集对词的传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 ,别集能反映一个作家整体的创作风格和成就 ,接受者能

从整体上进行观照而不至以偏概全 。其次 ,词别集一般部头不大 ,成本不高 ,利于多册印刷 ,因此价格会

比本集 、总集便宜 ,这有利于词集的销售流通 。小部头的书册便于翻阅 ,普通读者更乐于接受。这些因

素都非常有利于词的当下传播 。再次 ,别集在保存作品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因其搜罗较广 ,遗漏较少 ,很

多作品都是靠别集才得以保存 ,《全宋词》中 76%以上来自于别集就说明了这一点 。

别集在流传后世方面则有较大的缺陷 ,朱彝尊《词综发凡》云:“唐宋以来作者 ,长短句每别为一编 ,

不入集中 ,以是散佚最易 。”这是因为词在宋代多兴到之作 ,人们本就不甚爱惜 ,常常是随写随佚 ,即使能

够编辑成册 ,也只是作为歌舞宴会上的歌本或作休闲时翻阅之资 ,加之别集旨在求全求备 ,难免良莠不

齐 ,接受者在消费时还要进行二度选择 ,费时费力 ,这种类型的书册自然容易佚失。而本集主要是收作

者诗文类 、要藏之名山而传之后世的作品 ,因而更受重视 ,人们也更注意对它的保存 ,如果能够依附本

集 ,词也就能够顺利流传 。因此 , “名家词有专集者 ,传世亦寥寥可数” 。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 ,在宋代又

有那么大的消费市场 ,流传下来的宋词却不足两万首 ,远少于宋诗 ,别集易失是一个重要原因 。

二 、选　本

西方传播理论有所谓“守门人”概念 。报社每天收到大量的新闻稿件和信息 ,新闻编辑阅读 、评价并

决定哪些新闻可以向读者发表 。如果这些材料通过了“守门人”的关口 ,就能够见报并分发给读者 ,否则

就不能被发表。大众媒介的内容经过个人和群体过滤以后 ,能产生最大的效果[ 5]
(第 45 , 133 , 134页)。

选本亦即经过了“守门人”把关的文学传播方式 ,编选者类似于“守门人” ,他们从大量的作品中进行

选择 ,决定哪些通过自己设立的关口 ,哪些被淘汰 ,编成书册后再传至周围的读者群 。

宋代词选的数量非常可观 ,宋末刘将孙说:“乐府有集自《花间》始 ,皆唐词。《兰畹集》多唐末宋初

词。曾慥集《雅词》 ,近年赵闻礼集《阳春白雪》 。他如称`大成' ,称`妙选' 数十家未慭 。” [ 6](卷九)明末毛

晋《草堂诗余跋》也说“宋元间词林选几屈百指” 。可惜宋代词选大多湮没无存 ,留存至今而有书名可查

者不足 30种 ,得窥原貌者不过 10部。徐釚《词苑丛谈》卷十即云:“大约《花间》 、《草堂》亦宋人选集之偶

传者耳 ,此外 ,不传者何限 。”

宋词选的高峰在南宋 。一是数量多 。经过北宋百余年的涵育 ,到了南宋 ,宋词的数量已具规模 ,质

量亦臻完善 ,名人名作层出不穷 ,可供选择的作品越来越丰富 。加之词体日尊 ,对它的理论总结亟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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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人们往往通过词选表达自己的理论主张 ,词选的功能逐渐扩大 ,词选因此而大量出现 ,有书名可查

的宋代词选中 ,大多是南宋词选。二是质量高 。一方面 ,南宋词选的类型非常丰富。如果说北宋以前的

词选以应歌型为主 ,南宋则应歌型词选继续发展 ,新的选型如尊体型 、存史型词选也大量出现 。另外 ,南

宋很多词人参与选词 ,如黄大舆 、曾慥 、杨冠卿 、黄昇 、赵闻礼 、周密 、仇远 、陈恕可等 ,就都属创作型的选

家。书坊选词 ,所采多芜杂;文人选词与诗人选词 ,“总难言当行者 。文人选词 ,为文人之词;诗人选词 ,

为诗人之词。”[ 7](第 881 页)只有词人选词 ,才最能得词中旨趣 ,才能出高质量的词选。

龙榆生《选词标准论》将词选的种类分为四种:“一曰便歌 ,二曰传人 ,三曰开宗 ,四曰尊体 。”肖鹏《群

体的选择》将其简化为应歌 、存史和立论三类:“词选之功能 ,实际上只有应歌 、存史和立论三体 ,存史包

括传人和传词 ,立论则兼有开宗和尊体 。”存史和立论侧重于文学上的要求 ,实际可以将宋代词选概括为

两类:音乐唱本和文学文本。一类作为歌者演唱的底本 ,一类作为读者阅读的文本。

早期词选以应歌为主 ,是给歌者提供演唱的底本 ,它们大多出于歌者乐工之手。听众听歌时主要是

欣赏音乐 ,对歌词的内容反而不怎么在意。因此编选者在选词时也就特重词的音乐美 ,对文学性并不怎

么看重。在语言风格上则力求平俗 ,既方便歌者演唱 ,也让听众容易接受 。为了达到这种要求 ,编选者

有时甚至妄改原作 ,宋翔凤《乐府余论》即云《草堂诗余》中的词 ,“间与集本不同 。其不同者 ,恒平俗 ,亦

以便歌。以文人观之 ,适当一笑 ,而当时歌伎 ,则必需此也。”之所以与集本不同 ,主要就是因为编选者改

动所致。此类作品虽然深受歌者听众的欢迎 ,却为文人所诟病 ,刘将孙《新城饶克明集词序》即云:“然歌

喉所为喜于谐婉者 ,或玩辞者所不满;骚人墨客乐称道之者 ,又知音者有所不合 。”

词至南宋 ,崇雅黜俗 ,词体渐尊 ,随着词学观念和消费市场的变化 ,文学文本成为南宋词选的主流 ,

《梅苑》 、《复雅歌词》 、《乐府雅词》 、《绝妙好词》等莫不如此。即便是音乐型选本《阳春白雪》也已不同于

“下里巴人”的俚俗之选了 。

词选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 ,对词的流传当时及传播后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 ,词选是宋代除演唱之外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无论是作为唱本还是仅供阅读 ,选本往往比别集

更受欢迎 。作为唱本 ,选本中载录的都是社会上的“流行金曲” ,有的选本还分调或分类辑录 ,便于歌者

选唱。作为读本 ,即使小型选本 ,也能容纳不同名家不同风格的作品。读者一册在手 ,即可领略众美。

既省钱 ,又省力 。而别集只是个人作品的结集 ,不仅量大 ,还可能瑕瑜互见 ,远不如读选本的效果。近代

词学家夏敬观《蕙风词话诠评》教人读词即从选本入手:“两宋人词多矣 ,令其多读多看 ,彼必不知从何下

手 ,而亦无从知何者当学 ,何者不当学也 。是答初步者之问 ,尚缺一层 。夫初步读词 ,当读选本。”在宋

代 ,词的数量非常多 ,读选本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元好问在《新轩乐府引》中就记载过词选在当时的传播

效果:“《麟角》、《兰畹》 、《尊前》 、《花间》等集 ,传播里巷 。子妇母女 ,交口教授 ,淫言媟语 ,深入骨髓 ,牢不

可去 。”所言虽针对唐五代词选 ,但两宋词选当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 ,词选有存词之功 ,对词的流传后世意义重大 。由于别集容易佚失 ,加之一些中小词人本身并

无词集刊行 ,这些词人的词多赖词选得以保存片羽。朱彝尊《词综发凡》曾云《直斋书录解题》 、《文献通

考》等书目文献中所载的宋词别集“旧本散失 ,未经寓目。或诗集虽在 ,而词则阙如 ,仅于选本中录其一

二”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绝妙好词笺〉七卷提要》也说“宋人词集 ,今多不传 ,并作者姓名 ,亦不

尽见于世 ,零玑碎玉 ,皆赖此以存 ,于词选中最为善本” 。《四库未收书目提要》之《〈阳春白雪〉八卷外集

一卷提要》亦云“宋代不传之作 ,多萃于是” 。寇准 、范仲淹等人的词也是借《花庵词选》得以保存数首。

词选不仅使许多作品流存下来 ,而且由于经过了精心筛选 ,留存下来的作品多为精品 ,《四库全书总

目》卷一八六即云选本“删汰繁芜 ,使莠稗咸除 ,菁华毕出” 。加之宋代有许多创作型选家 ,他们对词的艺

术价值的体认自有其独到之处 ,因此宋代通过选本流传下来的词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思想取向都有其

可取之处 。李清照流传至今的词几乎首首是精品 ,就与她的词都是通过选本流传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 ,选本传播也有其不足 ,即遮蔽性。只有入选的作品才有机会进入大众视野 ,才有可能被受众接

受 ,而大量没有入选的作品除非有机会被其他媒介传播 ,否则只会慢慢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 。选本既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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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作 ,也会湮没名作。从现存文献可知 ,鲖阳居士《复雅歌词》选词达 4 300余首 ,是宋代选词较多的选

本。现载于宋代祝穆《新编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二四的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略》一文云:“吾宋之兴 ,宗

工钜儒 ,文力妙天下者 ,犹祖其遗风 ,荡而不知所止。脱于芒端 ,而四方传唱 ,敏若风雨 。人人歆艳咀味于

朋游尊俎之间 ,以是为相乐也。其韫骚雅之趣者 ,百一二而已。”从序文可以看出 ,鲖阳居士认为韫骚雅之

趣的作品 ,只占唐宋词总量的百分之一二 ,这“百一二”的雅词被他收进《复雅歌词》 ,竟有 4 300余首之多 ,

可以想象在大量的未入选作品中当有大量佳作妙语。大部头的《复雅歌词》尚且如此 ,其他小型选本自然

遗漏更多 ,徐釚在《词苑丛谈》卷十中就曾感叹说:“不入选中 。则佳词灭没 ,又不知其几矣!”

此外 ,佳选难得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有云:“作词难 ,选词尤难。以我之才思 ,发我之性情 ,犹

易也 。以我之性情 ,通古人之性情 ,则非易也 。”周铭《〈林下词选〉凡例》亦云:“选词之难 ,十倍于诗。”只

有具有非凡的艺术品鉴力和独到眼光的选家才会选出好的选本 ,鲁迅先生《题未定草》六就曾说:“选本

所显示的 ,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 ,倒是选者的眼光 。眼光愈锐利 ,见识愈深广 ,选本固然愈准确 ,但可惜

的是大抵眼光如豆 ,抹杀了作者真相的居多 ,这才是一个`文人浩劫' 。”质量低劣的选本只会误导读者 ,

曾国藩就多次教人不要读选本 ,“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 ,但须看一家之专集 ,不可读选本 ,以汩没性灵。”

“植弟诗才颇好 ,但须看古人专集一家乃有把握 ,万不可徒看选本”[ 8](第 108 , 178页),所言不无道理。

三 、词　话

词话是一种特殊而重要的传播文本 。宋代文化昌盛 ,人们在闲谈时多以文学为观照对象 ,诗话 、词

话类著作应运而生。所谓词话 ,就是记载词作本事 、品评词作得失 、探究词作律吕 、考察词人生平 、论述

词人风格的文字 。与诗话一样 ,词话的初起是“以资闲谈” ,后来才逐渐演变成议论型词话 。

词话滥觞于晚唐 ,其生成与笔记小说有着密切的关系 。晚唐笔记小说继魏晋南北朝之后又开始流

行起来 ,对其关注重心由人物品评转向文学品评 ,方兴未艾且有很大消费市场的词自然成了它们关注的

对象 ,当时许多笔记如苏鹗《杜阳杂编》 、尉迟偓《中朝故事》 、孙光宪《北梦琐言》等已有单则词话的载录 ,

其中有些还反映了唐五代人的词学观念 ,如《北梦琐言》记和凝 、薛昭纬的两则词话云:

晋相和凝 ,少年时好为曲子词 ,布于汴 、洛 。洎入相 ,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

德 ,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 ,号为“曲子相公” 。所谓好事不出门 ,恶事行千里 ,士君子得不

戒之乎!

唐薛澄州昭纬 ,即保逊之子也 ,恃才傲物 ,亦有父风。每入朝省 ,弄笏而行 ,旁若无人 。好

唱《浣溪纱》词。知举后 ,有一门生辞归乡里 ,临岐献规曰:“侍郎重德 ,某乃受恩 。尔后请不弄

笏与唱《浣溪纱》 ,即某幸也。”时人谓之至言。

视作词为“恶事” 、戒人勿唱词 ,一关系词的创作 ,一涉及词的传播 。这些词话虽然只是以故事的形式出

现 ,但以现实人物为标靶 ,有较强的说教意义 ,加之小说又有着广大的消费群体 ,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词

的态度 ,宋初词坛长达半个世纪的沉寂局面与此不无关系 ,宋人卑视词的观念也根源于此 。

北宋出现了最早的词话专书———杨绘《时贤本事曲子集》 。梁启超《记时贤本事曲子集》称其为“最

古之词话” ,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考定其作于北宋元丰初 ,距最早的诗话《六一诗话》的写定 ,不过十

年左右的时间。此后 ,北宋词话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 , 《本事曲》外 ,今可考之北宋词话专书只有晁补

之的《骫骳说》。朱弁《续骫骳说序》云:“晁无咎《骫骳说》二卷 ,其大概多论乐府歌词 ,皆近世人所为也。”

据朱弁所言 ,可知此书为议论型词话 ,与《时贤本事曲子集》一样都是以同时代人的创作为观照对象 。北

宋词话更多的是借笔记 、诗话 、野史等母体保存下来。这些词话以纪事为主 ,例属漫谈 ,没有体系。

北宋词话虽以纪事为主 ,但却是极为重要的传播媒介。从当下传播的角度来看 ,北宋词话里暗寓的

价值判断影响了时人对词的态度 ,如魏泰《东轩笔录》卷五载王安石讥笑晏殊作词云:“为宰相而作小词 ,

可乎 ?”张舜民《画墁录》载晏殊与柳永关于“作曲子”的交锋 ,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十载法云秀斥黄庭坚

作词是“以邪言荡人淫心”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载钱惟演“坐则读经史 ,卧则读小说 ,上厕则阅小辞” ,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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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载韩少师云晏几道作词为“才有余而德不足” ,就都是词为小道观念的变本加厉。

这种消极的词学观念所产生的影响自然比街谈巷议大 ,特别是这些词话大多针对社会名流 ,人们更会深

受影响 ,此类词话对词的创作与传播都会产生不小的负面影响。

当然 , “坏消息吸引收视者的参与”[ 9](第 11页),如此多的名臣巨卿卷入 “填词丑闻” ,反而激起人们

对词更大的兴趣 ,也使他们在参与词的创作与传播活动时少了许多顾忌。

北宋词话已渐涉及议论。在对词的艺术风格的体认上 ,已呈现出黜俗崇雅的趋势 ,如释文莹《湘山

野录》卷上评欧阳修词“飘逸清远” ,赵令畤《侯鲭录》卷七评晏殊词“风调闲雅” 、评张先词“韵高” 。人们

也开始注意体认词的思想意蕴 ,如王君玉《国老谈苑》评寇准《江南曲》“意皆凄惨”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

一评陈亚药名词“虽一时俳谐之词 ,然所寄兴 ,亦有深意” 。由于是同时代的人 ,有着共同的社会风尚和

审美趣味 ,他们的评价显得准确而精到 ,从而扩大了词人的影响 ,奠定了词人的地位 。

虽然北宋有“论词及事”型词话《本事曲》和“论词及辞”型词话《骫骳说》 ,为词话的发展开创了两大

范型 ,但是词话在北宋的发展颇缓慢 ,一是数量少 ,除了两部专书外 ,依存于诗话 、笔记的词话数量也不

多 ,这使我们不能充分了解北宋词坛风貌;二是独立性不强 ,多依附于诗话 、笔记 、野史 ,偏于漫谈 ,缺乏

系统性 ,从而限制了它的发展;三是偏于纪事 ,议论型词话很少。这些因素影响了词在词话中的传播。

到了南宋 ,词话有了很大的发展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词话专书增多。如杨湜《古今词话》、王灼《碧鸡漫志》 、吴曾《能改斋词话》 、胡仔《苕溪渔隐词

话》 、张炎《词源》等 ,虽然在数量上无法与诗话相颉颃 ,然较之于北宋 ,则已有了较大改观。专书的大量

出现 ,使词话的依附性减弱 ,独立性增强 ,人们开始注意词的内部规律 ,词话也渐具系统性 ,这促成了宋

末元初几部理论性极强的词话的诞生。

二是词话的理论色彩增强 。王灼《碧鸡漫志》 、胡仔《苕溪渔隐词话》 、魏庆之《魏庆之词话》 、张炎《词

源》等已颇具规模 ,且不再拘限于纪载词林本事 ,而是有了一定的理论色彩 。南宋词话始将词视为文学

之一种从理论上进行严肃地讨论 ,他们确立了词的主体风格和经典词人 ,后世立论大致不出其范围 。主

体风格的确立使词体渐尊 ,人们不再以淫邪艳丽视词 ,并乐于接受之;经典词人的树立使人们有了学习

的典范 ,不但扩大了这些词人的影响 ,而且对宋词的传播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

从《全宋词》来源统计表可知 ,两宋词话只为《全宋词》提供了 27首完整的词和 22首残篇及 38位词

人 ,词话在存人存词方面远逊于别集 、词选等图书 ,这是因为词话重在“话”而不在“词” ,作品载录不是其

目的 ,纪事议论才是重点 。但由于这些作品都是词话家们用作纪事议论的例证 ,有其特殊的文献价值和

审美价值 ,因而多为后世编词集者所取资 ,朱彝尊《词综发凡》就曾说:“词有当时盛传 ,久而翻逸者 。遗

珠片玉 ,往往见于稗官载纪。 ……片词足采 ,辄事笔疏 ,故多他选未见之作 ,庶几一开生面 。”

词话即时传播的意义更为巨大 ,是一种具有独特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的媒介。

一是词话具有“议题设置”功能 。西方传播模式研究中有所谓的“议题设置”模式 ,其基本思想是:在

特定的一系列问题或论题中 ,那些得到媒介更多注意的问题或论题 ,在一段时间内将日益为人们所熟

悉 ,他们的重要性也将日益为人们所感知 ,而那些得到较少注意的问题或论题在这两方面则相应地下

降[ 5]
(第 85 页)。词话具有类似功能 ,词话所附评论 ,自可扩大词的影响 ,所附轶事 ,更能引起人们的阅读

兴趣。那些得到词话家关注的词人词作自然会逐渐为受众所熟悉 ,其重要性也会日益为读者所感知。

以苏轼为例 ,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就曾说:“元丰初 ,苏轼作词尚不多 ,词名未大著 , 《本事曲》可以说

是苏词的最早鼓吹者 。”《本事曲》主要记载北宋中叶有关词作的创作本事和传播轶事 ,尽管没有直接的

价值判断 ,但由于其中很大的篇幅都是以苏轼为“议题” ,读者对苏轼词自然有更多的了解 。

二是词话具有刺激功能。传播学认为 ,把一个问题定义为有争议的问题 ,导致人们对那个问题有更

多的了解 。词在宋代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 ,雅俗之争 、苏柳之争 、词人高下之争以及文人是否应该作

词等方面的争论 ,这些载录于词话中的争议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词的好奇心与兴趣感。

三是词话具有鲜明的接受导向功能 。观念常常是首先流向舆论领袖 ,然后由舆论领袖流向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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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活跃的部分 。很多词话家都堪称舆论领袖 ,词的传播主要就是由这些舆论领袖传向不太活跃的市

井民众 ,他们的态度对普通受众具有接受导向功能。词话在很多时候都具有鲜明的价值判断 ,称赞谁 ,

批评谁 ,谁优谁劣 ,在词话里都有直接的表现 ,而范围更广 、人数更多的二级接受群体对词的看法主要受

他们的影响。比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历数东坡词名作 ,对苏轼经典词的确立影响深刻 。

以上分别论述了别集 、词选 、词话这三类图书的传播功能和传播效果 。宋代文化昌盛 ,印刷术和出

版业发达 ,图书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文化消费品 。不论是作为歌本 ,还是作为案头读物;不论是见载于别

集 ,还是被选于选本 ,或是在词话中被品评 ,图书都成为词在宋代重要的传播媒介。可以说演唱和阅读

是宋人接受词的两条主要途径 。再以流传后世而言 ,图书更是居功至伟。古语云 ,纸寿千年。正是因为

有了图书的载录 ,才会有如此丰富的宋词作品流传后世 ,并成为我们今天的精神食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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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Communication of Song Ci Poetry

Tan Xin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 Wuhan University , Wuhan 430072 , H ubei , China)

Abstract:Books are the e ssential media of communication of Song Ci Poetry and also play the

impo rtant role on the immediate communication of Song Ci Poetry and especially fo r late ages.

Individual co llection , selected books and no tes and comments on Ci Poet ry are the major books media.

Different communicat ion w ay o f books media w ill produce different communicat ion functions and

communication ef fect.The number of communication of Song Ci Poetry through individual collection

amounts to the most.Preserving canons and the authors' number o f Song Ci Poetry through selected

w orks occupies the most , and notes and comments on Ci Poet ry communicate most ef ficient on Song

Ci Poetry .

Key words:Song Ci Poetry ;communication;individual collection;selected w orks;notes and

comment on Ci poet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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